
第 31 卷　 第 5 期

2024 年 10 月

未 来 传 播
Future

 

Communication
 

Vol. 31　 No. 5
October　 2024

“平台依附” 时代的新闻自主: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新闻业生态

史安斌1, 刘勇亮1,2

(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2.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院, 阿姆斯特丹 1012BH)

摘　 要: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新闻、 平台与用户的关系, 再造新闻业的未来。 基于制度同构的理论视

角, 对中国、 美国、 荷兰媒体在 2022 年 11 月至 2024 年 3 月发布的有关新闻业和人工智能的新闻报道进行

主题分析, 探索人工智能影响下新闻机构和平台公司的关系。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平台公司对新

闻机构的控制扩展到了内容、 渠道和新闻生产三个层面; 同时, 新闻机构也通过自建平台、 多模态新闻和

版权保护的方式展开 “去依附” 的自救; 新闻用户一方面面临着新闻过载的挑战, 另一方面也参与了新闻

再生产和新闻消费设备的革新。 在技术影响下, 新闻与平台的关系变革是新闻业参与和抗争制度重构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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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和 AIGC 工具的问世, 加速了新闻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1] 带来了新闻业制

度的再造与重构, 新闻机构与平台公司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平台公司是媒体平台的开发者和运

营者, 新闻机构则是新闻内容的提供者。 面对日新月异的 AI 技术, 我们有必要审视新闻机构与平台公

司之间的关系, 分析新闻业面临的制度挑战。 本研究对中国、 美国、 荷兰媒体刊发的有关新闻业和人

工智能的报道文本进行主题分析, 分析 AI 影响之下新闻机构与平台公司的关系, 探讨 AI 将如何影响和

重塑新闻业的生态。

一、 理论重访: 重新界定新闻与平台的关系
  

有学者将新闻与平台的关系描述为 “亦敌亦友” ( frenemies) : 一方面, 新闻业需要与平台合作来

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 平台公司可能会威胁到新闻业的自主性,[2] 平台对于媒体的控制以

及新闻业对于平台的依附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加剧。

(一) 新闻自主与平台依附: 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在中观层面的结构性作用, 聚焦个体同外部大规模力量之间关系, 认为组织

无法摆脱外部压力。 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 平台是重塑新闻业的外部制度力量, 影响着记者和新

闻业的工作范式。[3]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平台介入新闻业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结构。
  

在西方语境当中, 新闻自主指涉记者根据专业判断来决定报道谁、 何时以及如何报道, 不受外部条

件的干扰,[4] 强调新闻工作者维护新闻专业规范的能力。 自主性是新闻业为公众服务的先决条件,[5]

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 一是制度层面, 即新闻业作为一个整体, 独立于市场等其他社会机构; 二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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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层面, 即记者本人对本职工作拥有自主的裁量权; 三是组织层面, 即在新闻组织内部, 个人的偏好

也受到制度规范的约束。[6] 平台权力的崛起使得制度层面的新闻自主面临了巨大挑战, 对于效率和利

益的追求也容易导致新闻机构降低对于专业性的要求, 从而冲击了新闻业的合法性和责任感。[7] 新闻

平台化精准概括了新闻自主制度的崩塌: 平台成为公众获取新闻内容的主要方式, 新闻机构将制度层

面的自主权让渡给平台公司。

　 　 平台依附从另一维度探讨了新闻业与平台的关系。 当前, 新闻业通过平台来触达受众已经成为新

闻分发的重要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 平台凭借其巨大的流量来源, 充当了新闻业与受众之间把关人的

角色。[8] 为了促进新闻接触和消费, 媒体以让渡自主权为代价, 倾向于适应平台的逻辑来生产新闻内

容。 面对平台对于新闻业愈发上升的控制权, 有学者将其称为 “死亡之握” ( death
 

grip) ,[9] 即新闻业

正在经历来自巨型平台的全方位限制。 在推荐分发领域, 平台公司掌控着新闻发行的渠道; 同时, 搜

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决定着媒体的影响力和在线流量;[10] 此外, 平台还是新闻行业的服务提供商, 许多

平台甚至直接资助新闻机构。[11] 可以发现, 新闻机构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不对称性: 平台处

于更为强势的地位, 而新闻机构在内容制作、 发行和创收等各个领域都要依附于平台。

(二) 制度同构: 人工智能影响下新闻业的平台依附
  

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关注组织适应外部竞争压力的现象, 而制度同构的概念则描述了不同组织

由于外部压力而进行模仿从而达成相似观点的过程。[12] 制度同构包含三种形式: 强制同构、 模仿同构

和规范同构。 其中强制同构指的是组织在外部权威的影响下追求同构的过程; 模仿同构指的是组织由

于不确定性而采取的模仿其他组织的行为; 规范同构则描述了组织出于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目的而与行

业内其他组织保持集体统一。 目前, AI 影响下的新闻业也正在经历一场三重制度重构。
  

新闻机构受到新技术的冲击, 在引入 AI 技术的同时加剧了平台依附。 平台公司正在引领和主导着

人工智能的研究、 开发和部署进程, 大语言模型和 AIGC 进一步巩固了平台公司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

位。[13] 此前, 平台公司对新闻机构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对传播渠道的控制, 但随着 AI 技术日益渗透到新

闻制作的各个阶段, 平台对于新闻业的控制扩展到了生产环节。[14] 伴随着新闻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高

科技企业奉行的技术逻辑逐渐侵入新闻业。[15] 通过基础设施占领,[16] 新闻的控制权逐渐转移到平台公

司, 新闻业进一步增加了对平台公司的依附。 最终, 平台公司的控制权将可能超越新闻媒体, 进而实

现对整个公共领域和社会舆论的操控。[17]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 平台公司提供的 AI 技术虽然只是一种服务, 新闻机构可以通过更换提供

商来摆脱对于平台的依赖; 但是, 这种摆脱只是对于特定公司的切割, 当新闻机构转而采用其他公司

的技术服务时, 将再次陷入平台依附的困境。 因此, 只要新闻业存在技术需求, 且新闻机构不具备自

主开发技术的能力, 就不得不再次依赖于平台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平台公司侵蚀了新闻业的自

主权、 迫使新闻业参与平台依附, 但平台同样也需要新闻机构提供的内容, 如果没有内容, 平台将变

得毫无价值。[18] 有学者将此类数智平台称为 “空洞结构” , 即平台需要依附用户和媒体来填写和完善

平台所需的内容。[19] 面对平台和新闻业的权力博弈, 在 AI 深度融入新闻业的当下, 有必要重新审视新

闻机构和平台公司的关系和制度结构。

二、 基于主题分析的定性评估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 对来自中国、 美国、 荷兰有关新闻业与人工智能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 中

美两国的 AI 技术在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荷兰作为欧洲媒体行业的排头兵, 其新闻媒体对于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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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的新闻业也有着广泛深入的报道。 因此本研究选择这三个国家的新闻媒体作为研究对象: 美国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2023 年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 荷兰 《共同日报》 (Algemeen
 

Dagblad,

2023 年荷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和 《电讯报》 (De
 

Telegraaf, 2023 年荷兰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 、 上海

报业集团旗下的 “澎湃新闻” 网 (中国第一个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新闻产品和聚合平台) 。 本文

检索上述媒体自 2022 年 11 月 ( ChatGPT 推出) 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发表的相关文章, 每篇文章必须至

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讨论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应用; ( 2) 关注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影响。 最

终, 共有 78 篇文章纳入本研究。
  

本研究根据 Braun 和 Clarke 的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20] 主题分析是一个递归过程, 要求编码员对文

本进行反复阅读以提取主题, 从而提供定性评估。 与传统的量化内容分析不同, 主题分析通过开放编

码以提炼数据主题, 更适合质性研究的开展。 主题分析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熟悉数据, 编码

员对全部 78 篇文章进行反复阅读, 充分了解数据集的内容; 第二阶段, 生成初始编码, 对新闻文本的

主题进行编码, 同时标注文本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 短语和句子; 第三阶段, 对文本进行分析和提炼,

形成初步的主题; 第四阶段为主题的审查和细化, 对过于细节的主题进行删除, 或与其他同类型主题

进行合并; 第五阶段为命名并确定主题的定义, 同时将多个子主题合并提炼出几个元主题; 第六阶段,

依据主题分析的结论来进行讨论。
  

为了纵览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对于新闻业的总体影响, 兼顾中、 美、 荷以外其他地区的代表性,

本文参考了知名智库的相关报告, 包括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 美国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 牛津互

联网研究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 AI 倡议。 本研究基于主题分析的维度, 结合报告中的相关案例,

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新闻业的未来发展进行解读。

三、 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平台、 新闻业与受众
  

通过主题分析, 本研究总结了八个子主题并提取出三个元主题 (见表 1) 。

表 1　 人工智能影响新闻业的报道文章主题分析

元主题 子主题 描述

人工智能对平台公司影响

内容 平台调整发布内容

渠道 平台开发新的渠道

新闻生产 平台控制新闻生产

人工智能对新闻机构影响

渠道 新闻机构开辟新的渠道

多模态 新闻机构开发多模态的新闻作品

版权 新闻机构与平台公司的版权之争

人工智能对新闻用户影响

过载 内容过载引发用户新闻倦怠与逃避

赋能 用户参与新闻生产

设备 用户追捧新闻消费设备

　 (一) 人工智能对新闻平台的影响: 新闻控制的加剧
     

当下, 平台的优势地位正在不断扩张, 新闻机构与平台公司的关系也从内容分发环节的渠道依附

逐渐拓展到 AIGC 阶段的内容依附和生产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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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 数字平台的 “去新闻化”
     

新闻曾是平台上最具吸引力的内容, 但近年来部分数字平台出现了去新闻化的趋势。 一方面, 伴随

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尤其是以 TikTok 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崛起, 公众的信息接触方式和观看习惯被

改变。 另一方面, 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不断下降, 新闻媒体所呈现出的内容不再比社交媒体更加可信。

皮尤研究中心在 2022 年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 30 岁以下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甚至开始超

过新闻媒体。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包括 Facebook 在内的平台正在不断降低专业新闻机构的优先级, 推

特则将新闻推文中的标题予以删除, 以掩盖其新闻属性。 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 新闻内容在数字平台

中的流量占比快速下降。 数据分析机构 Chartbeat 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3 年, 脸书的新闻媒体流量下降

了 48%, X 的新闻媒体流量下降了 27%。 社交媒体平台正在经历一场以去新闻化为主题的内容迁移。

2. 渠道: “生成式搜索体验” 的渠道控制
  

AI 的发展推动了新闻推荐分发系统的革新, 加剧了新闻业的平台依附。 伴随着 AI 融入搜索引擎网

关, 谷歌、 微软等互联网巨头正在超越以往的传统搜索引擎, 探索 “生成式搜索体验” ( Search
 

Genera-

tive
 

Experiences, SGE) 的新闻分发和呈现方式。 相较于传统的提供网站链接的搜索引擎, SGE 可以直

接将内容提供给用户, 实现与用户的实时问答。 此前, 微软的 Bing 就已经与 ChatGPT 合作推出了 Copi-

lot, 根据用户的语言提示来生成文本内容。 由于 SGE 可以直接向用户提供内容, 忽视新闻内容的来源,

因此可能淡化新闻生产的主体性和新闻媒体的存在感, 进一步加剧新闻业对于平台的依附。

3. 新闻生产: 平台控制向制作端的侵入
  

如果说 SGE 的开发和应用还停留在平台对新闻业影响的渠道层面, 那么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

在采编部门的应用则将平台的技术控制和新闻业对于平台的依附拓展到了制作层面。 目前, AI 已经被

应用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21] 而人工智能融入新闻业的一个重要表现正是新闻生产的后端自动

化, 包括新闻文本撰写、 语音转录、 文本翻译、 图像生成等发生在新闻编辑室的工作环节, 而这些技

术的实现离不开微软、 谷歌等传统科技巨头的技术支持。 在 AI 赋权之下, 新闻业正朝着 “计算新闻”

的方向迈进。

(二) 人工智能对新闻机构影响: 新闻机构的 “去依附”
     

虽然 AI 技术的发展使得新闻对于平台的依附日趋加剧, 但作为内容生产方的新闻媒体也在进行去

依附的努力与尝试。 通过自主平台建设、 高质量内容生产等方式, 力图打破新闻对平台的过度依附,

重建新闻自主。

1. 渠道: 新闻平台的 “自主化”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新闻平台的自主化建设开始复苏, 新闻出版商开始更加关注垂直流

量。 多数新闻出版商表示将通过自有的控制渠道, 例如新闻网站、 应用程序、 实时通信平台、 播客等

方式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尤其是培育 Z 世代的忠实用户。 同时, 部分新闻出版商也尝试通过垂直视

频, 即在自有的新闻网站和应用程序上发布短视频作品来吸引用户回流。 进入 “数智革命” 的新阶段,

自有平台的建立和流量打造成为新闻机构发力的全新场域。

2. 多模态: 新闻格式创新与多样
     

虽然图片新闻、 视频新闻乃至 VR / AR 新闻早已成为常见的新闻呈现方式, 但是文本依然是互联网

新闻的主要格式, 因为其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所检索和链接。 但是近年来, 受到新设备、 新平台以及年

轻用户偏好等因素影响, 新闻正面临着以格式转变为特征的数智革命的第二阶段, 即从文本转向多媒

体制作。 TikTok 的强势崛起让新闻机构看到了短视频的强大竞争力以及新的营收增长点。 为此,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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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 TikTok 化成为数智时代的转型趋势。[22] 传统的媒体机构借助 TikTok 的技术与用户优势, 在针对

年轻用户进行定制化传播的同时, 也在加强产品的互动性。[23]

3. 版权: 新闻内容对人工智能的反哺
     

在人工智能赋能新闻生产的同时, 新闻内容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训练提供了素材, 大语言模型

通过收集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文本来进行训练。 面对这一现状, 新闻媒体机构展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有的媒体选择与平台公司开展积极合作: 2023 年 12 月, OpenAI 宣布与斯普林格集团合作, 付费获取该

集团旗下的新闻报道文本; 此前, OpenAI 还与美联社达成协议, 使用后者自 1985 年以来的全部文本来

训练大语言模型。 这种合作模式为新闻机构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 但需要警惕的是, 这种盈利方式也

存在饮鸩止渴的隐忧: 当大语言模型经过文本训练, 具备了高质量新闻产制的能力时, 传统新闻媒体

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营收困境, 而是关乎其内容核心竞争力的生存危机。
     

在这一过程中, 如何保护传统媒体机构的内容版权也让平台公司备受质疑。 2023 年 12 月, 《纽约

时报》 起诉 OpenAI 和微软, 因这两家公司涉嫌未经授权而擅自使用该媒体的数百篇文章来训练大语言

模型。 当用户通过 ChatGPT 来搜索新闻时, ChatGPT 会将 《纽约时报》 的文章逐字摘录, 而这些内容在

新闻网站上原本是付费内容, 造成了媒体的收入损失。 此外, 当用户通过必应来实现 SGE 搜索时, 后

者会直接展示来自 《纽约时报》 的内容, 用户不用进入其官网便可阅读核心信息, 导致了新闻网站流

量的下滑。 为此, 不少新闻机构开始限制平台访问其在线内容, 阻止大语言模型的网络爬虫。 牛津大

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对 10 个国家的 15 个在线新闻网站进行检查, 发现截至 2023 年底, 48%的新闻网站

屏蔽了 OpenAI 的爬虫程序, 24%的网站同时屏蔽了来自谷歌的爬虫。

(三) 人工智能对新闻用户的影响: 内容交互与赋能消费
  

在数智时代, 新闻机构与平台公司进行博弈过程中的另一主体———新闻用户也给出了回应。 多样的

新闻产品使得新闻消费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自主, 进而陷入新闻过载的危机; 而新闻技术的发展

和设备的推陈出新也在赋能用户参与新闻生产, 革新用户的新闻消费方式。

1. 过载与赋能: 用户的消费倦怠与新闻生产
  

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之下, 新闻机构生产的新闻报道和平台公司发布的内容都呈现出了指数级的增

长, 而用户的时间和精力始终是有限的。 传统新闻媒体、 社交平台媒体等多样主体通过多种方式来刺

激用户参与新闻接触, 但是超出用户承载力的新闻过载反而会引发公众的新闻断联和新闻规避。 同时,

人工智能在改造新闻媒体的同时也在赋能给用户。 2023 年 2 月, Instagram 联合创始人推出了一款社交

新闻聚合应用程序 Artifact。 该程序被称为文本版 TikTok, 使用机器学习来根据用户感兴趣的主题和内

容生产者进行个性化推荐, 用户也可以命令其根据现有的新闻内容自动生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摘要。 虽

然 Artifact 已经在 2024 年 1 月宣布关闭, 但是 “用户赋能” 模式将成为未来 AI 新闻业的主要趋势之一。

2. 新设备: 新闻接触的 “去物质化”
  

用户端的另一创新则是新闻消费的去物质化。 过去几十年间, 电脑和手机是绝大多数用户访问互

联网的中介。 但是进入 AI 时代, 新的设备和接口在不断涌现, 通过语音命令、 眼球运动、 手势等交互

方式打破对于传统终端的依附, 创造出 “环境计算” ( ambient
 

computing) 这一新的互联网接入场景。

耳机、 胸针、 吊坠、 智能眼镜等日常穿戴设备已经成为新闻消费和互联网触达的接口, 令电脑、 手机

消失于无形, 使得用户的互联网使用经由环境计算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2023 年 6 月, 苹果首款空间计

算设备 Vision
 

Pro 问世, 将数字内容无缝融入真实世界; 2023 年 11 月, 科技公司 Humane 发布了其首款

AI 胸针, 不需要 Siri 式的唤醒即可实现用户与设备的连续交互对话。 来自新闻消费设备的革新, 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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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摆脱平台依附的机遇, 同时也隐藏着加深平台依附的隐患。 因为设备本身扮演了此前媒体平台

这一信息提供者的角色, 用户通过移动设备获取新闻内容, 但无法获知生产者和信源, 新闻业存在的

合法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进一步挑战。

四、 结论与讨论: 制度重构的沦陷与破局
     

当前, 人工智能影响下的新闻业正在经历制度重构的沦陷与破局。 在人工智能浪潮中, 占据技术优

势的平台公司正在对新闻机构实现从渠道控制到制作控制的全方位 “接管” ; 而新闻业本身也借助 AI

技术, 通过自主平台建设、 多模态新闻呈现等方式开展 “自救” 。
     

一方面, 作为外部力量的平台公司从强制同构、 规范同构和模仿同构三个层面, 使得新闻机构陷入

制度重构的困局。 伴随着技术的发展, 新闻机构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引入了 AI 技术进行新闻生产, 实

现了强制同构层面的制度同构; 随后, 率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新闻机构获得了先行者的竞争优势,

为了减少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新闻机构不得不以赢家为榜样, 竞相在生产中引入平台公司的 AI

技术, 继而在模仿同构层面进行了制度同构; 最后, 新闻行业内部的人员流动和高度网络化, 使得引

入 AI 成为行业共识, 达成了规范同构视角下的制度同构, 加剧了新闻业的平台依附。 从长远来看, 新

闻业的组织规范将在制度同构的作用下实现全行业的制度革新。 平台依附将不仅限于少数媒体机构,

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业现象, 逐步侵蚀新闻自主, 最终促成公共领域的重组。
     

另一方面, 新闻业也并非完全陷入制度同构的困境, 而是积极展开摆脱平台依附的抗争。 首先是对

于强制同构的抗争, 新闻机构通过自建平台的方式, 减少对于外部技术的依赖。 多样化的新闻生产方

式也使得新闻机构不必拥挤在技术革新这一条相同赛道, 转而通过更加丰富的新闻产品来与其他新闻

机构竞争, 缓解了模仿同构的压力。 最后, 面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与机遇, 新闻业也从制度层面予

以回应, 围绕 AI 开展的新闻工作人员管理架构和合作模式在逐步推进, 新闻的行业标准和政策也在进

行相应的调整。
  

当前,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的革命性技术。 伴随着数智传播的演进, AI 逐渐渗入新闻

业的每个链条、 终端乃至于末梢。 面对飞速发展的数智技术, 我们难以对其进行长远的预测。 但从短

期来看, 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业的融合将进一步深入, 新闻业应当主动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制度

层面做好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融合的准备; 同时积极应对来自平台的控制和扩张, 在人工智能技

术浪潮的冲击下坚守新闻自主, 打造出具有更高品质和传播力的新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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